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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至 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有

1614 名高级将领被授予将帅军衔。其中湖

北红安、安徽金寨、江西兴国、湖南平

江、江西吉安、江西永新、河南新县、湖

北大悟、安徽六安、湖南浏阳等 10 个县，

因将军数量众多而被称为“将军县”。

在全国十大将军县中，安徽金寨、河

南新县、湖北大悟这 3个县彼此间有着深厚

的渊源，它们同属大别山区。大别山，位

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地区，是我

党的重要建党基地、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

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

此外，这 3 个县都是国民党政府为加

强对鄂豫皖边界地区的反动统治而新增设

的县份。面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日益壮大

的革命力量，蒋介石本想采取“增设县

治、分而治之”的方法来加强他的反动统

治，未承想新增的 3 个县不仅没有发挥作

用，反而后来都成了赫赫有名的将军县。

改名“金寨县”，历史面目真。1932年

以前没有金寨县，那时只有一个名叫金家

寨的小镇。以金家寨为中心的金寨地区位

于大别山腹地，这里马克思主义传播早、

党的组织建立早、革命武装起义早、红军

队伍诞生早、革命根据地形成早。风起云

涌的革命运动严重地影响了国民党的反动

统治，于是，蒋介石就调集大批部队对金

家寨等地进行多次“围剿”，前 3次均以失

败而告终。

1932 年 6 月，蒋介石调集 30 万重兵对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 4次“围剿”。为

破解困局，蒋介石还公开许诺：谁的部队

最先攻下金家寨，就以谁的名字命名设立

一个新的县。9 月 20 日，国民党军卫立煌

部进占金家寨。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

立即兑现战前许诺，以金家寨为中心，打

破鄂豫皖三省界线，将安徽省的六安、霍

山、霍邱及河南省的固始、商城等县的交

界地带，各划出一部分增设一个新的县，

并以卫立煌的名字命名为“立煌县”。

1947 年 6 月 30 日，刘邓大军强渡黄

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

略进攻的序幕。8月 27日，刘邓大军进入大

别山区。9月 2日，第 3纵队 8旅解放了立煌

县城，3日解放了流波、麻埠。县委、县民

主政府组建后，决定将立煌县改名为金寨

县。县长白涛亲自撰写布告、张贴全县：

“查我金家寨，大别山中心，革命根据地，

中外有威名……改名金寨县，历史面目真

……”从此，金寨这个县名载入史册。

金寨县现为安徽省六安市管辖，是仅

次于湖北省红安县的全国第二大“将军

县”，从这里走出了上将洪学智，中将皮定

均、李耀、张贤约、陈先瑞、林维先、徐

立清、曾绍山、滕海清，以及少将 50位。

人民做主人，“经扶”换新称。1932年

10 月，在卫立煌部占领金家寨后，国民党

“围剿军”中路军刘峙部占领河南省光山县

南部重镇新集。新集是鄂豫皖苏区首府和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蒋介石得知这

一消息后，立即将河南省光山县和湖北省麻

城、黄安等县的交界地带，各划出一部分增设

一个新的县，并以刘峙的字取名为“经扶县”。

1947 年 8 月 28 日，刘邓大军一部击败

了盘踞在经扶县境内的国民党军和地方反

动武装。12 月，经扶县首届人民政府代表

大会召开。会上，代表们提议更换县名，

刘伯承考虑，县政府驻地在新集镇，此为

一“新”；人民当家做主人，开始了新的生

活，此为二“新”。于是，他建议将经扶县

改为新县，得到了群众的一致赞同。12 月

30日，经扶县改名为新县，一直沿用至今。

新县现为河南省信阳市管辖，从这里走

出了上将许世友、李德生，中将吴先恩、

张池明、范朝利、郑维山，以及少将 34位。

“礼山”不宜用，“大悟”作县名。立

煌县和经扶县设立后，蒋介石似乎感觉还

不过瘾。在他看来，大别山区到处都有共

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大别山地区山水相

邻、人文相近，邻省、邻县交界地区距离

城市较远，政令不畅、不便控制。

为“分而治之”，1933年 1月，蒋介石

下令将湖北省的孝感、黄安、黄陂及河南

省的罗山、信阳等县的交界地带，各划出

一部分增设一个新的县，并以当地的礼山

之名命名为“礼山县”。

1949 年 4 月 6 日，礼山县全境获得解

放。礼山县虽然不像立煌县、经扶县一样

以国民党将领名字命名，但也是国民党政

府为加强反动统治而起的县名，同样不适

宜沿用。1952 年 9 月，党中央为表彰大悟

人民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经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务院批准，借红色根据地大悟山之

名，将礼山县改名为大悟县，一直沿用

至今。

大悟县现为湖北省孝感市管辖，从这

里走出了大将徐海东，上将刘华清，中将

周志坚、聂凤智、程世才，以及少将 31位。

以安徽金寨、河南新县、湖北大悟等

地为代表的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中国革命

和建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奉献。

（摘 自 2023 年 2 月 23 日 《中 国 国 防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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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 9 月，丁玲从上海登上

西行的列车，到达西安，决心投奔

陕北红色根据地，寻找一个革命作

家的精神归宿。11 月 1 日，在党组

织的安排下，丁玲经过三原、耀

县、宜君、洛川，沿着洛河北上，

一路艰苦跋涉，到达保安。

丁玲到达保安后，进入洛河流

域的红色根据地，受到了党的隆重

欢迎。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一孔窑洞

里举行了一个欢迎会。毛主席、周

恩来、张闻天、凯丰、林伯渠、李

克农等三十余人出席了欢迎会。丁

玲走进会场时，周恩来热情招呼

她：“欢迎我们党的好女儿回到家

里来！”蒋祖林在 《丁玲传》 里，

这样描写道：

丁玲此刻只有一个念头：到家

了，真的到家了！欢迎会上，亲

密、和谐的气氛更加深了她的这种

感受。她感到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幸

福、最荣光的时刻，在这孔窑洞

里，她几乎见到了所有党中央的领

导人，她应邀在会上讲话。丁玲无

所顾虑，满怀欢乐，第一次在这么

多领导人面前讲话。她讲了她的追

求与向往，讲了她从事文学后的奋

进，讲了她被囚南京三年的斗争，

讲了她初到苏区的感受，就像从远

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

亲、母亲那么亲昵地喋喋不休地

饶舌。

丁玲实现了多年的愿望，走进

了一种新生活，全然不同她以前曾

经生活过的那个世界，她觉得一切

都很新鲜。在这里，人们全都充满

着革命的激情，洋溢着快乐的青春

的活力。在这生意盎然的气氛中，

丁玲既感到欢快，也受到鼓舞。

进入陕北红区，丁玲完全沉浸

在投入母亲怀抱的那种幸福的情绪

中。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党的文艺

工作者，她也思考着红色根据地的

文艺工作。她认为，应该把红色根

据地的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如同

在上海那样成立一个左联一样的文

艺组织，这对促进整个中国的革命

文艺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因此，丁

玲向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谈了

成立一个文艺团体的想法，得到了

他们的赞同，并初步定名为“文艺

工作者协会”。随后，发布了“文

艺工作者协会缘起”，发起人有丁

玲、成仿吾、伍修权、李伯钊、徐

特立、李克农、陆定一等三十四

人。1936 年 11 月 22 日，举行了陕

北红色根据地第一个文艺团体成立

大会。会上，大家讨论这个团体的

名称，毛主席提出叫“中国文艺协

会”，被一致通过。

丁玲担任了协会主任，立即着

手调查会员登记，通知各地各军队

成立分会，拟定研究计划等，同时

在《红色中华》报上创办《红中副

刊》。她在 《红中副刊》 创刊号

上，发表了 《刊尾随笔》，作为代

发刊词，写道：

有人说一支笔可以生死人命，

那我们也可以说一支笔是战斗的武

器……我们要从各方面使用笔，用

各种形式，那些最被人欢迎的诗

词、图画、故事等等，去打进全中

国人民的心里，争取他们站在一条

阵线上，一条争取民族解放抗日的

统一战线上。

毛主席在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大

会上的讲演里明确了协会的任务。

从此，把文艺与祖国的前途命运联

系起来，把文艺与伟大的民族解放

联系起来，成为丁玲在洛河流域文

学创作的鲜明主题。党中央批准了

丁玲当红军上前线的要求，丁玲跟

随杨尚昆领导的红军前方总政治部

北上定边。

北上定边的旅途对丁玲来说，

无疑是一次生活的深刻体验与人生

历练，全然不同于城市的生活艰苦

而新鲜的陕北风光，丁玲很快就写

出了散文 《到前线去》，她描写当

时在洛河岸边的行军：

开始两天全跟着洛川河走，一

时间又爬到两边的悬岸上，这些路

都非常险峻，牲口不能上去，得远

远绕着河的对面，岩底下的小路

走，大半时候还有许多烂泥，一些

被太阳晒溶了的地方。后来的行

程，便转到山上了，越过了一岭，

又有一岭，几十里，几十里看不到

一个村庄。这些山都无树木，枯黄

的荒草，或是连草也看不到的那么

无际的起伏着，一直延展到天尽

头，但这天是无尽头的，因为等你

一走到尽头的山上，你又看见依旧

是那一幅单纯的图画铺在你脚下

了。这些地方有着一些奇怪的地

名，但随即就会忘去的。

实际上，丁玲他们进入了黄土

高原上的白于山脉，沿着洛河走向

定边，她的感觉确实不错，笔下洛

河岸边的景物也描述得很真切。如

果没有走过这条山道，肯定写不出

这样准确的行程感受。说真的，时

间已经过去八十多年，我自己驱车

沿着白于山洛河岸边的省级公路行

走，还不时有类似丁玲当年的感

受，尤其是她说的“一些奇怪的地

名”，也是常常遇到。虽然有村名

的标识牌高高竖立在路边，却不认

识标识牌上的汉字。这些冷僻的

字，常常过后就忘记了——到底是

大作家，丁玲的艺术感觉很敏锐，

文字表达准确——经过几天连续行

军，他们到达目的地——定边县城

外的绍沟沿——红军前方总司令部

就驻扎在这里的小村庄。在绍沟

沿，丁玲见到了红军前方总司令部

的彭德怀司令员和任弼时政委。

这里靠近沙漠，朔风刺骨寒，

满目荒凉，生活极端艰苦，丁玲并

不以为苦，愉快地感到四处都是勃

勃生机。在 《怀念成仿吾同志》

里，丁玲笔下的白于山脉和定边风

物却是那样的优美而令人愉悦：

这天，太阳从东边地平线冒出

来的时候，我在一群新集合起来的

一伙人中间，策马东行。空气很

冷，很新鲜，路很平，塬上极少树

棵，偶尔看见几棵长不大的杨树，

满天红霞，不是灿烂如锦似火，倒

似从冰霜中冷冻过的那样浮着一层

既淡又薄的雾似的轻纱，笼罩大

地，含着一种并不强烈的淡淡的温

柔，却很能稳定我容易激动的心

情。我极目寰宇，悠然自得，脑子

里浮现出古代的诗歌，那些印证着

此情此景的诗句，是多么豪迈和使

人舒坦！这里是冬日，又似霜晨；

是征程，又似遨游；是战士，又似

游子……蹄声得得，风沙扑面，我

如在梦中，如在画中，只是从同志

们那里传来的欢声笑语，才使我想

到我是在哪里，正向哪里去！

这段包含着诗意的语言，表达

出丁玲舒畅而高兴的心情，也描写

出洛河流域白于山脉独特的冬天的

优美景致——真是应了一句话，一

切景语皆是情语。人的心情喜悦

了，眼里尽是好风景，丁玲此时就

是这样的心情，所以其散文作品也

跳荡着激动不已的情绪和一切美好

的景致。在定边，她参加了纪念广

州暴动九周年的群众大会，会后，

写有 《广暴纪念在定边》，发表在

《红中副刊》第二期上。

丁玲不但观察周围的山川树木

以及起伏不已的山脉，更多是观察

和深入了解红军战士和红军将领。

此时，丁玲对彭德怀观察得那样细

致，彭德怀的一言一行她都看在眼

里。她在随军南下途中的日记里这

样写道：“沿途都没有休息，只要

一休息下来，便又拟着电稿或指示

的彭德怀同志又已坐在人来人往的

门边写着什么了。”“忽然从门外传

来一个有力的声音，使大家都肃静

地听着，这正是那坐在门槛上写东

西的前敌总指挥。”“我同着指挥部

一块儿行军，有三天了，我还没有

看见他有一分钟是想着别的。”“11

点了，我还坐在火边，借火光写着

日记，炕上已响起鼾声……只有机

要科不时送来一些电报给总指挥和

政委，而这些电报，也是我每晚要

看的。”她的著名散文篇章 《彭德

怀速写》，生动地刻画出彭大将军

的个性与神态：

他的脸色是看不清的，因为常

常有许多被寒风所吹裂的小口布满

着，但在这不算漂亮的脸上有两个

黑的、活泼的眼珠转动，看得见有

在他那成人脸上找不到的天真的顽

皮……昂奋的心都会在他那种最自

然诚恳的握手里显得温柔起来。

“西安事变”发生后，彭德怀

率红军主力开赴庆阳、西峰一带，

而后又南下至咸阳、三原、淳化。

丁玲亦随总指挥部南下。就此，丁

玲离开了定边，离开了洛河流域。

在洛河流域，她还创作 《保安行》

七八篇作品，其中有《记左权同志

话山城堡之战》《一颗没有出膛的

枪弹》等篇章，后来，丁玲收集整

理成 《北上》《南下》 等作品，准

备出版，因为战事紧张搁置起来

——虽然，丁玲在保安、在洛河流

域的这段时间并不算长，在党的关

怀下、在毛主席的指导下，却是她

文学创作的一个新起点、一个转

折，也是她文学艺术风格发生巨大

变化的历史时期，为今后的文学创

作奠定了强大的思想基础，坚定了

文学为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服务

的正确的文学创作方向。因此，在

保安，在洛河流域的丁玲的文学活

动与创作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

就在丁玲跟随红军主力南下到

达庆阳的时候，收到毛主席用军事

电报发来赠送她的《临江仙·给丁

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

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

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

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

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这首词充分表达了毛主席对第

一位进入陕北红区的女作家丁玲的

高度评价和极高期望。正是从革命

需要的角度，毛主席把文艺抗战所

能起的作用看作同军事力量的增长

同等重要。毛主席一生创作的诗词

中，题目中写明“给某同志”的，

只有《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和

这篇 《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而

已，而这两首诗词，都是在洛河流

域的保安写的，弥足珍贵。

（摘自 2022 年 9 月 30 日 《光明

日报》，原标题为 《第一位进入陕

北红区的女作家——丁玲在洛河流

域的文学活动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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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 2月 18日，闻一多为长

沙临时大学文学院的学生上了最后

一课，他鼓励学生说：“中国，不

是法兰西，因为，中国永远没有

《最后一课》！”然后，他便与 200

多名师生徒步行程 3000 余里，历

时 68 天，随学校迁至昆明，之后

在 新 成 立 的 国 立 西 南 联 大 继 续

任教。

随着抗战的不断升级，昆明经

济凋敝，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联

大教授们的生活急剧恶化。在这种

特殊的环境中，大名鼎鼎的教授们

过着贫穷的生活。据说，当时昆明

的乞丐都不找他们要钱，大家都

说：“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一次出门，一个乞丐追着闻

一 多 要 钱 ， 他 无 可 奈 何 ：“ 别 追

了 ， 我 是 联 大 教 授。” 乞 丐 扭 头

就 走 ：“ 你 早 说 嘛 ， 害 得 我 白 跟

了 你 半 天 ！” 当 时 ， 流 传 的 顺 口

溜：物价一日三跳，有如脱缰野

马。由此可知，大教授们穷得叮

当乱响。

闻一多全家老少八口人，生活

捉襟见肘。为了买米下锅，闻一多

把自己穿的一件心爱的皮大衣送进

当铺，又把从北平带来的几部古籍

卖给学校图书馆。他在家书中无奈

地写道：“书籍衣物变卖殆尽，时

常在断炊中度日……”

目睹闻一多每况愈下的苦难生

活，有的教授提醒他去治印。因为

闻一多早年赴美留学时主攻美术，

治印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闻一多

思考再三，决定挂牌摆摊，刻章治

印，贴补家用，留下了“文字是战

斗的武器，刻章刀是我挣钱养家的

工具”的铮铮之语。

闻一多治印，操守极严。国民

党云南省党部书记、代省主席兼民

政厅厅长李宗黄请闻一多刻印，许

以丰厚酬金，他断然拒绝，并将玉

石原样退还。可是，当和平民主运

动组织需要印章，闻一多却分文

不取。

从 1944 年 4 月到 1946 年 7 月，

闻一多留下了 1400 多方印，可见

治印之勤，经济之窘迫。闻一多的

印作大多收入 《闻一多印选》。闻

一多的印刀法刚健，疏密有致，有

笔有墨，给人以雍容、古朴的美的

享受。冯友兰、朱自清、吴晗、华

罗庚等都保存有闻一多为他们刻的

印，一直视为珍宝。

（摘自 2023 年 2 月 9 日 《人民

政协报》）

董振堂，1895 年出生于河北新

河县一个农民家庭。1917 年考入北

京清河陆军中学，1923 年毕业于保

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投身于冯

玉祥的西北军，因战功显赫，由排

长逐级递升至师长。1930 年，中原

大战后被国民革命军收编，任 26 路

军第 73旅旅长。

1931 年 ， 董 振 堂 被 调 到 江 西

“剿共”。“九一八”事变后，他反

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

策，思想日益倾向革命。同年 12 月

14 日和赵博生、季振同等率领第 26

路军 1.7 万余官兵举行宁都起义，

宣布加入红军，在中国革命史上写

下了光辉的一页。

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5 军团，董振堂任军团副总指挥兼

第 13 军军长，后任军团长。他先后

率部参加赣州、漳州、南雄水口等

战役战斗，屡立战功，曾获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的红

旗勋章。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 10月，董振堂率部参加

长征，红 5 军团担任最艰苦的后卫

任务，多次完成阻击国民党军的任

务，为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

了 赫 赫 战 功 ， 红 5 军 团 因 此 荣 膺

“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

1935 年 6 月，第一、四方面军

会师后第 5 军团改称第 5 军，董振

堂任军长。1936年 10月红军三大主

力在会宁会师后，红 5 军被编入西

路军，向宁夏、甘肃、新疆方向进

发。1937 年 1 月 12 日，董振堂率部

在甘肃高台县城与六七倍于己的敌

人浴血苦战，战至最后一人一弹，

于 20日壮烈牺牲。时年 42岁。

董振堂是红军牺牲的最高级别

将领之一。党中央在陕西宝塔山下

举行了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毛泽东

评价他说：“路遥知马力，董振堂

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摘自 2021 年 5 月 18 日 《人民

日报》）


